
黄土水的美学为何打动我们？《甘露水》与尘封的半个世纪

虽然令人想起西方名作，但黄土水雕刻的少女身形，却完完全全属于东方亚洲女子的身材尺度，和气质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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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水名作《甘露水》将于年底修复后在北师美术馆展出，修复计划由日籍修复师森纯一主持。图片来源：©黄邦铨、林君昵／北师
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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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代 台湾美术史

日治时期台湾雕塑家黄土水的名字，自去年开始，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 


先是去年10月北师美术馆筹办的“不朽的青春—台湾美术再发现”展览，汇聚了黄土水、陈植棋、陈澄波等

台湾本土艺术名家作品，他们的作品以往只能在复制画册里远观，那次展览却令人可以近距离感受其魅

力 其中黄土水 大 雕塑 少女胸像 经过 复首度 战后台湾公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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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中黄土水的大理石雕塑〈少女胸像〉经过修复首度于战后台湾公开展出。

有趣的是一个伏笔：在那次展览旋即热卖售罄的图录里，艺术史学者颜娟英在开篇总论写道：“黄土水留存

世间的作品并不多见⋯⋯1921年他入选第三回帝展的等身大理石雕〈甘露水〉屡屡传闻仍收藏于台中，但

迄今为止我们未能亲眼看见此作品”。同时策展团队亦以〈少女胸像〉为海报主视觉及两本展览图录其中一

本的“封面女主角”。于其时，这座作品俨然成为了全场最受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就连以它为封面的图录版

本，也明显比另一个由盐月桃甫油画〈萌芽〉担纲封面的版本更受欢迎。展名“不朽的青春”更直接来自黄

土水生前唯一自述其艺术宣言的文章〈出生于台湾〉。

那次展览可谓近年台湾美术学界沉潜累积、酝酿已久的一次研究成果大爆发，成功带动一股社会风潮，引

导台湾民众透过艺术图像的媒介，重新认识自身历史文化。这波风潮今年也陆续有来：3月，由美术史学者

萧琼瑞策画、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海外存珍─顺天美术馆藏品归乡展”，将美国南加州尔湾顺天美术馆家

族收藏的600余件台湾名家画作捐赠回台，公开展览，艺术家名单中包括陈澄波、廖继春、席德进、李梅

树等近现代台湾艺术家的名字；5月，师大美术馆与国立历史博物馆合作策画了一次“启蒙”特展，展出盐月

桃甫、林玉山等日治台北高校和省立师院时期多位艺术家的史料档案及作品。

10月14日，北师美术馆发布一则重磅消息，为伏笔揭开谜底，也再次为这一风潮推波逐澜：黄土水1921

年入选日本帝展的作品《甘露水》，本流落民间佚失逾半世纪，但此时终被寻获出土，并将于年底的展览

中重现世人眼前。这座大理石雕像是台湾首座裸体雕像，有人称其为“台湾维纳斯”——虽然学界对此看法

未必共识，但无可疑问是台湾美学史上的瑰宝。我们这就来讲讲黄土水、这座雕像、和它们所共处的时

代。

“艺术家是艰苦的。然而这不过是肉体上、物质上的苦，在灵魂与精神上却有无限的快乐。以大自然的黑土捏塑出

天真无邪的小孩，以红木刻出朝气活泼的男子，用白石雕出细致柔软的美女。同时又可以成为永恒不朽，不衰老不

死的人类。拿一块泥土、一块木石，按自己的想法来造型，其间创作的快乐实在非外人所能理解。故乡的年轻人

啊！请一齐踏上艺术之道来吧！”

——黄土水，1922，〈出生于台湾〉 
 蕃人孩童：在民族主义潮流中 


1920年的台湾还是日治时代，那年台北艋舺祖师庙后街一介贫穷木匠家庭出身的黄土水（1895-

1930），还是一个25岁的青年，但他首度以排湾族少年吹奏鼻笛为主题的“蕃童”（又名“山童吹笛”）石

膏塑像，入选日本官方主办的“帝国美术展览会”（简称“帝展”），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帝展”殊荣的台湾

人。

观看这尊由泥塑翻制成石膏的蕃人孩童，样貌天真无邪，据说是黄土水以早年在东京寄宿的台湾留学生宿

舍“高砂寮”厨师之子为模特儿完成的 并且 他因有幸得到台北博物馆任职的森丑之助（1877-1926）等



舍 高砂寮 厨师之子为模特儿完成的。并且，他因有幸得到台北博物馆任职的森丑之助（1877 1926）等

友人的协助，才得以顺利取得“生蕃”（今称“原住民”）相关研究资料作为创作参考。

此题材的选择，固然出自黄土水的个人兴趣，却也相当程度反映出彼时的时代风貌：自日治初期以来，台

湾总督府针对原住民宣导实行“理蕃政策”的影响下，许多人类学者（包括鸟居龙藏、鹿野忠雄、森丑之

助）接连不断深入台湾山地，采集踏查，诸如此类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一般日本人也对台湾原住民

充满好奇心，各公家机关经常发行多款与原住民有关的“绘叶书”（明信片），致使有些画家如盐月桃甫

（1886-1954），相继来台追随他们的足迹上山下海，俨然形成了寻找原住民题材、创作“地方色彩”的时

代风气。

从大环境来看，当时作为殖民地母国的日本，正拥有所谓“大正民主”的新时代面貌：由于强调自由开放的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大量涌入，蓬勃发展的现代都市为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大众消费活动相当普及；而海峡

另一端，由北京一群学生与知识份子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正如火如荼；邻近中国的朝鲜半岛，为了

抗议日本殖民统治，数万民众集结在汉城（今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向全世界宣告并发起

韩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日救国“三一运动”。

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逐渐增加，他们也受到这波新思潮的鼓舞。其中关切社会改革议题的台湾

留学生在东京组成“新民会”，积极投入政治社会运动，并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了言论杂志《台湾青

年》，由蔡培火担任编辑兼发行人。该杂志在第五期（1920年12月15日）卷头刊登黄土水入选作品“蕃

童”照片，而创刊号的发刊辞内容，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民主主义潮流激励读者大众：“瞧！

国际联盟的成立、 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台湾的青年！高砂的健

儿！ 我人还可静默著不奋起吗？⋯⋯我敬爱的青年同胞，一同起来，一同进行罢！”

黄土水雕刻出来的少女身形，包含厚实的鼻翼与较为扁平的脸孔，却都是完

完全全属于东方（亚洲）女子的身材尺度和气质样貌。除此，过去只有在原

始艺术中才能得见的正面祼露形式，更代表一种纯真、自信与坦率。



《台北文物》第3卷第4期（1955年3月）。图：作者收藏翻拍

观音，波提切利，台味蛤仔精 


继“蕃童”如此展出后，翌年10月，黄土水又以大理石雕刻的裸女塑像“甘露水”再度获得帝展肯定，这消息

在当时台湾全岛震撼极大，也自此奠定了他在台日艺术界的声望和地位。



费时近三年精雕细琢，黄土水以自己摸索的大理石技法，创作了等身大小、宛如希腊神话场景的“甘露

水”：一位裸身少女从巨大的蚌壳中浮出现身，就像是从海洋泡沫里诞生的古典女神。她两眼轻闭，头部微

微仰起，一头俐落短发呈显颈肩优美的线条肌理，身材略显丰腴而匀称，全身正面袒露且毫不拘束地挺直

而立，双手则自然下垂，抚触著后方张开的蚌壳，仿佛在迎向广袤天空的闭目沈思间，流露出一股充满自

信的从容，与优雅、神秘而庄严的气息。



黄土水作“甘露水”絵叶书 1921（大正10）年 第三回帝国美术院出品。图：作者收藏翻拍

顾名思义，“甘露水”原指藏在观世音菩萨净瓶里的清水（圣水），既象征春雨甘霖滋润土地，亦有连结传

统宗教信仰的深层意涵。至于充当作品背景基座的蚌壳造型，则是源自台湾民间庙会常见的艺阵表演“蛤仔

精”、“蚌壳精”意象——因此这件作品又有另一个相当“台味”的俗名“蛤仔精”。

此处从蚌壳里现身的裸体少女，可谓揉合了西方经典维纳斯的形象。自然，“甘露水”让人很易联想起文艺

复兴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的“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但

黄土水雕刻出来的少女身形，包含厚实的鼻翼与较为扁平的脸孔，却都是完完全全属于东方（亚洲）女子

的身材尺度和气质样貌。除此，过去只有在原始艺术中才能得见的正面祼露形式，更代表一种纯真、自信

与坦率，迥异于西方古典绘画的裸女侧首曲身、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如同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揭

开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序幕，黄土水的“甘露水”毋宁也宣告著台湾新美术运动时代的来临。

艺术上的福尔摩沙时代 


大正11年（1922）3月，就在“甘露水”获选帝展的第二年，黄土水受邀在《东洋》这份日文杂志发表了一

篇宛如艺术宣言般的创作自述〈出生于台湾〉。他先是在文中揶揄自己常被朋友称为怪人、不懂得与人交

际，同时感叹“人的寿命其实很短”，自己也不知道几岁的时候会离开人世。

他特别强调“雕刻是造型艺术中最困难的工作⋯⋯即使努力的方向还正确，所需要费用如石材，运费及模特

儿、石膏材料，工具及其他种种杂费也不是容易筹措的事。贫穷如我对此最为恐慌”，并表示雕刻家的重要

使命在于创造出优良作品，使目前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化，即使完成一件能达成此重大任务的作品，也不是

容易的事。黄土水直言：“只要一想到这点，我就没办法像其他人抽烟、逛街，或饮酒聊天到半夜，宝贵的

时间不能浪费”。

最后，他在文末大声疾呼，希望台湾青年共同追求精神与灵魂的力量，以期创造“艺术上的福尔摩沙时

代”、“纵令被称为狂醉者，我们也应该勇猛地朝著自己的理想迈进”。



代 、 纵令被称为狂醉者，我们也应该勇猛地朝著自己的理想迈进 。

黄土水自幼生长在艋舺的木匠家庭，长期浸淫于住家附近传统宗教信仰浓厚氛围，接受那些佛具店、糊纸

灯笼铺、刺绣染坊等民间手工艺匠人的耳濡目染，而后又接受了日本新式教育洗礼。他就读于台湾总督府

国语学校（后改称台北师范学校，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勤勉好学，一直热爱工艺雕刻，那时他开始尝

试木雕观音、布袋和尚、铁拐李⋯⋯并将作品陈列于校内展场。毕业后，他又获得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内

田嘉吉，与国语学校校长隈本繁吉的赏识，经选拔推荐获东洋学会台湾支部留学奖助，于20岁那年

（1915）以公费资格，前往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木雕部选科深造。

赴日留学后，黄土水犹如极度饥渴的海绵般，大量吸收来自日本文化的思想精髓，以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

的丰饶养分。当年曾与黄土水有过数面之缘、同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台湾留学生宿舍“高砂寮”的作家友人张

深切（1904-1965）如此描述：

“黄土水在我的朋友中，算是很突出的一位，我和他交情不深，但我很钦佩他。记得他每天在高砂寮的空地一角落

打石头，手拿著铁钻和铁锤，孜孜矻矻地打大理石，除了吃饭，少见他休息。许多寮生看他不起，有的竟和他开玩

笑问道：‘喂，你打一下值几分钱？有没有一分钱？’他昂然答道：‘哪里有一分钱，你说这得打几百万下

子？’有时候，人家问他话，他不答应，所以有许多人不喜欢他。当时的留学生，对美术尤其不理解，以为这是没

有出息的玩意儿。他的名字又叫土水，连体态也有点像‘土水匠’，更叫人奚落。”

黄土水自幼生长在艋舺的木匠家庭，长期浸淫于住家附近传统宗教信仰浓厚

氛围，接受那些佛具店、糊纸灯笼铺、刺绣染坊等民间手工艺匠人的耳濡目

染，而后又接受了日本新式教育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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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水名作《甘露水》将于年底修复后在北师美术馆展出，修复计划由日籍修复师森纯一主持。 图片来源：©黄邦铨、林君昵／北师
美术馆

尽管身处异乡留学的孤独和焦虑，还得忍受种种不被外人理解的异样眼光。黄土水仍秉持著好学的精神与

过人的毅力，刻苦钻研雕刻这门艺术。举凡木雕、石膏、大理石等不同媒材，他都想逐一尝试，甚至务求

精通。虽然当时的东京美术学校并没有教导大理石雕，但他却凭著一股热忱，四处访查名师。后来在东京

四ッ谷附近找到一位名叫“裴西”ペシー（Ottilio Pesci，1879-1954）的义大利雕刻家。每隔几天黄土水

便前去登门拜访，暗中用铅笔描绘他的雕刻用具，回来后立即请铁匠依图样制造，透过多次观察所得，逐

渐领悟大理石的雕刻方法。

短短数年间，黄土水内心的创作激情令他在1920年、1921年、1922年与1924年，接连以“蕃童”、“甘露

水”、“摆姿态的女人”以及“郊外”等作品四度入选帝展（1923年因发生关东大地震，帝展停办一年），并

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评价。其中以泥塑翻制成石膏的水牛雕塑“郊外”，乃是黄土水自东京美术学校研究科

毕业后（1922年3月）、回台研究水牛骨骼与动态，所创作的第一件作品，充分表达了台湾水牛的勤劳与

温驯和艺术家本人的怀乡。黄土水的成功也打开了其时台湾岛内学子的视野，给予当时仍稚嫩的台湾美术

界莫大激励，人们从他经历中想到，没想到学习美术也可以是一桩功成名就的事业。

流离与波折 


昭和3年（1928）年11 月，为庆贺裕仁天皇登基大典的举办，台北州厅特别向黄土水订制了五只水牛为主

题的青铜雕塑“归途”作为贺礼。黄土水遂开始著手制作“水牛群像”大型（石膏）浮雕。两年后，他终于在

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巨幅的传世之作：芭蕉树下，三名携带斗笠的裸身牧童或坐或立，穿梭于五头牛之

间，彼此依偎，互动亲密，俨然一幅夏日台湾农村的动人景象。

然而，由于这段期间黄土水几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地投入雕塑工作，即便身体不适，也强忍疼痛继续创

作，终于积劳成疾，随后更因盲肠破裂引发腹膜炎，不幸于1930年12月21日病逝东京，年仅35岁。

人们从他经历中想到，没想到学习美术也可以是一桩功成名就的事业。 




《雄狮美术》1979年4月 内页照片。图：作者收藏翻拍

1931年4月，黄土水遗孀廖秋桂女士将其骨灰带回台湾，安葬于三板桥墓地（今林森公园、康乐公园一

带），其生前的作品“甘露水”等遗物也跟著运回台湾。据北师美术馆《不朽的青春──台湾美术再发现》展

览画册收录的“黄土水遗作展目录”，当年黄土水入选帝展的“蕃童”、“甘露水”、“摆姿态的女人”等作品，

皆属日治时期1931年甫落成的台湾教育会馆（今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典藏。

及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该会馆于1946年移交给台湾省参议会使用。陈列在馆中大厅堂的“甘露水”，却

屡遭新进驻的省级民意代表批评，当时民风保守，这尊作品被认为赤身裸体不雅，于是被命令搬走。1958

年这处会馆又拨交给美国在台新闻处使用，此时“甘露水”不仅在女阴部位遭人泼了一摊黑墨水，还被丢弃

在大门外杂物堆中。一名《新生报》的记者蓝运登发现了它，打算将之运回台中住家，随即找来当时经营

货运行的友人徐灶生雇用卡车运走石雕，后来放置于徐氏女婿张鸿标医师在台中开设的外科医院保存。初

运到时，为了证实是黄土水的作品，还邀请了许多艺文界友人前往观赏，此后“甘露水”便一直交由张家私

人收藏。





《百代美育》第15期（1974年11月）封面。图：作者收藏翻拍

战前，黄土水的盛名仅流传于知识份子和地方仕绅阶层之间，由于英年早逝，谈论他的人也越来越少。战

后，伴随著政权更迭、人事已非，黄土水这个名字几乎被台湾社会大众长期遗忘。直到1970年代乡土文学

运动崛起，文化界人士纷纷鼓吹“回归乡土、认同台湾”，在这样的热潮带动下，过去长年被埋没的黄土水

与其作品旋以“出土人物”重新受到关注，连带使得“甘露水”多年来流落民间的问题逐渐浮出台面。

1974年11月，世居基隆的雕刻家陈昭明率先在《百代美育》第15期杂志上发表了战后第一篇详述考证其

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章〈天才雕塑家-黄土水〉，文中首次大量披露黄土水的作品照片。当时在廖汉臣（黄土

水的妻弟，曾任职台湾省文献会）的引介下，陈昭明不仅得以和黄土水的遗孀见面，亦被黄家视为难得的

知音，就连黄土水生前使用的雕刻刀也都慨然赠予陈昭明使用。

继之，美术史家谢里法也陆续在1975年6月《艺术家》创刊即行连载的“台湾美术运动史”专栏，以及1979

年4月《雄狮美术》策画“黄土水专辑”当中撰写专文介绍黄土水。《雄狮美术》编辑部更同时采访了陈毓

卿、李成发、邱文雄、陈昭明、魏火曜（日治时期《台湾日日新报》汉文记者魏清德长子）等多位爱好收

藏黄土水雕塑的民间藏家，试图拼凑出其作品零星流落各地的完整面貌。

其后，1989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黄土水雕塑展”，1995年高雄市立美术馆策画“黄土水百年诞辰纪念

展”，然而直至那时，这尊最重要的作品“甘露水”因下落不明，仍只能以放大照片替代。

2021年10月，学者林曼丽与颜娟英与北师美术馆研究团队终于在台中的一处诊所，追寻到这尊传说中“神

隐”已久的“甘露水”原作，并由台湾文化部永久典藏。今日的台湾，美术馆已作为公营机构进入建制，经典

作品虽经波折亦可妥善保存与收藏；而站在历史这一端，也应当感谢此前完全没有这种条件的年代里，那

些穷年累月，默默守护、潜心维系文物命脉的私人藏家，民间收藏的隐形力量。


